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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律诗中情感表达效果与用韵技巧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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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精妙的用韵技巧增强诗歌的情感表达效果，是杜甫在律诗创作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充分

认识各韵部音韵特点的基础上，巧妙选择恰当的韵部与特定的情感相配合，从而创造出浑融的诗境；在诗篇

内部和联章组诗中，结合情感变化的脉络，通过开合、等呼等音韵要素和韵部的变化，形成与之相对应的韵律

线索，全面增强诗歌的表现力。 这些都是杜甫在律诗用韵技巧上的独到之处，是将律诗创作成就推向新高峰

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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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韵在诗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

主要在于，通过相似语音要素的不断重复，形成鲜

明的诗歌节奏；同时能够与诗歌情感相配合，增强

其表达效果。 杜甫的律诗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极

高的成就，原因之一正是能够充分发挥诗歌押韵

的作用，创造出了大量“异音相从”“同声相应”①

的诗歌佳作。

一

　 　 不同的韵部具有不同的音韵特点，也适用于表

现不同的诗歌情感。 明清诗论家已经关注到了这

一点，如清代词论家周济曾说：“‘东’‘真’韵宽平，
‘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
感慨，各有声响，莫草草乱用。”“阳声字多则沉顿，
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

一阳，则高而不危。”②不但指出了应该用恰当的韵

部表现相应情感，还认识到了不同韵字在组合中所

产生的情感表达效果。 现代音韵学兴起后，申小

龙、向新阳等学者又分别提出了“汉语诗韵声情三

分说”，将不同的韵按照主元音和韵尾的差异分为

响亮、柔和、细微三个等级，对韵部与情感的对应关

系做出了更加系统化的探索。③

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的韵字要求主元

音相同或相近，且韵尾、声调都相同。 不同韵的主

元音存在舌位高低前后之分，韵尾有阴阳入之别，
声调也分为平上去入，因而两个韵之间在发音上

必然有高低、舒促、抑扬、共鸣强弱的区别；而一个

韵的内部，由于韵头影响下形成的开合、等呼，以
及可能存在的部分主元音的细微差别，也可能会

形成洪细的变化。 以上种种区别性的要素，我们

称之为韵的音响特性，正是这些音响特性的不同

造成了情感表达中的种种差异。
为了探究不同的韵及其音响特性与情感的对

应关系，笔者对杜甫现存律诗的用韵和情感表达

情况进行了统计：杜甫现存律诗（包括排律）共计

９１２ 首④，使用到的韵部有 ２９ 个⑤。 而这些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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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频率并不是均匀的，如使用最多的“真”韵
达到了 ７１ 次，“仙” “尤”两韵也各自达到了 ６５
次；而最少的“江”韵则只有 ２ 次，“肴” “覃”两韵

也分别只有 ３ 次。 这种使用频次的差异当然与韵

部本身包含的韵字多少有一定关系，如“江”“覃”
等韵，历来诗人选择的都比较少。 但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杜甫用韵的趋向性，比如 “肴”
“豪”两韵，在韵部中并不算小，但杜甫却很少选

择它们，反而对更小的“灰” “元”等韵钟爱有加，
这应当说是融入了杜甫的主观意志的。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同一韵部中

表达乐观与悲观两种情绪的作品所占的比例，从
而对杜甫律诗中各韵部的情感趋向性有一个大概

的认知。 一般来说，同一韵部中表达某种情感的

作品所占的比例越大，该韵部与此种情感的对应

关系就越强。 但同时，考虑到杜甫表现悲观情感

的律诗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表现乐观情感的作品，
所以当一个韵部中表现乐观与悲观的作品比例相

当时，它的情感倾向可能也是更偏向于乐观的。
基于以上统计和分析的结果，可以将杜甫律

诗中所用的 ２９ 个韵部分成 ３ 类：一，江、添、肴、
鱼、文 ５ 个韵部与乐观的情感有着比较明确的对

应关系；二，虞、尤、豪、齐、阳、灰、支 ７ 个韵部与乐

观的情感存在有对应关系的较强可能；三，余下的

１７ 个韵部：覃、山、萧、微、侵、庚、元、青、歌、蒸、
东、麻、寒、脂、仙、真、锺，都与悲观的情感有着比

较明确的对应关系。
进一步考察这些韵部的音韵地位，将之与其

对应的情感趋向相参照，又可以发现：１２ 个与乐

观的情感存在或可能存在对应关系的韵部，绝大

多数都是一二等韵，且以开口韵居多；而 １７ 个与

悲观的情感存在对应关系的韵部，则以三四等韵

居多。① 这样的结果与现代音韵学中“汉语诗韵

声情三分说”所提到的“以响亮级韵字来传递欢

畅激昂情绪”“运用细微级韵字传递悲哀苦叹”的

理论是大体一致的②，由此可见杜甫很可能已经

认识到了声韵与悲喜情感相配合的效用。
除了与诗歌的情感态度存在着对应关系之

外，各韵部在不同主题与境界的诗歌中运用的效

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说，
开口度比较大的或以［ｕ］ ［ŋ］等音作为韵尾的韵

部，共鸣都比较强烈，适合用来表现宏大的境界；
反之，开口度较小，或以［ｉ］［ｍ］等音素结尾的韵，
则多用于表达含蓄的个人情感。③ 虽然通过数据

统计，尚不能发现杜甫律诗用韵在这一层面上的

规律性，但这种效用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杜甫

即便是无意中的选择，恰当的韵与相合的诗歌境

界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也应当是存在的。
以同为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陷贼时所作的《对

雪》与《春望》二诗为例，两者皆表达悲愤的情感，
但在境界上却有很大不同。 前者看似写雪中景

事，然而在构思与表达中全部落到了时局之悲，
“上提伤时之意，递到雪景；下借对雪之景，兜回

时事；虽似中间咏雪，隔断两头，实则中间苦况，正
是绾摄两头也”④，而在维持全诗思想统一性与境

界宏大的方面，“东”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对的，《春望》是由国家破碎这样的宏大叙

事引起，而最终却落笔于动荡之中个人命运的微

贱与艰辛，“侵”韵的使用与全诗意绪相配合，起
到了“促节急拍，自道苦肠”⑤的效用。

马重奇评价杜甫古诗创作时说到：“（杜甫）
卓越地掌握了声韵，常根据诗的内容和情绪，采用

与之相适应的韵律，更大地发挥诗的表现力和感

染力。”⑥在整体审视杜甫律诗中的情韵对应关系

后，可以看出，这一结论在杜甫的律诗创作中同样

适用。

二

　 　 从整体上来看，杜甫对于韵部与诗歌情感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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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认识与运用是比较充分的，在具体的作品中

也有着丰富的例证可以加以分析。 尤其是在情感

倾向性较为鲜明的作品中，情韵的巧妙配合所产

生的感染力是相当显著的。
以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①的《闻官

军收河南河北》为例：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

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是杜甫在梓州得到安史叛军最终被平定的

消息后，大喜过望之作，他仿佛“忽然遭到巨大惊

喜的袭击”②一般，短时间陷入了一种不可控制的

癫狂状态。 全诗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狂喜”的

情绪开展的：从初闻喜讯时的涕泗交流，到漫卷诗

书、急欲还乡，再到对还乡途中春光烂漫、一日千

里的畅想，皆是夙愿已偿之际的尽情宣泄。 全诗

只起首一句写国家之喜，而后七句则全是由国家

之喜而引发的个人之幸，但对杜甫这样一位心怀

天下的诗人而言，仿佛一切的个人之幸又都寄托

于国家之喜，其气魄之雄放、激情之饱满，在声韵

中全由响度颇大、共鸣极强的“阳”韵加以表现。
每联末尾的“阳”韵字，既支撑起了全诗“纵横自

得，深情老致”③的情感架构，又通过其一唱三叹、
层层深入的效果，不断地将这种疏放之情推向一

个新的高度，每当一联转言一事而心情稍显平和

之时，又自然地在句尾处归于狂喜，如同长抒胸臆

的笑声一般，反复回荡而又一气贯注，浦起龙评曰

“于文势妙在反振”，④可谓得之。
再如表现悲哀情绪的作品《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

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

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这首诗是杜甫感于吐蕃入寇长安而作，但其

主旨却并非只是哀痛国家的动荡，诗歌格局也并

非一味地气象雄浑。 浦起龙称首句“只七字，涵
盖通篇”⑤，可谓是抓住了这首诗的核心，杜甫之

用心实在“伤客心”三字，本质上是在宏大历史环

境中个人悲情的倾吐。 作者从登楼的所见所感写

起，将“万方多难”的悲痛凝结在一个登楼的个体

身上；颔联纵横天地古今的宏大意境的营造，也实

是为了与伤心之客形成巨大的反差与对照；紧接

着，写朝廷的不为所动和吐蕃的步步紧逼，“终不

改”和“莫相侵”这样的表达充分体现了一个渺小

个体在面对近乎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时的无奈之

感；诗歌最终归结于诸葛亮无力挽救蜀汉的典故，
是对历史的惋叹，“并自伤不用意亦在其中”⑥。
而诗歌在韵部上选择的是含蓄而悲哀的“侵”韵，
有如充满怨愤的窃窃私语，营造出清寒愁苦的情

感效果，于悲哀之中透露出浓重的无力、无奈的感

悟，正如仇兆鳌所说， “其辞微婉而其意深切

矣”⑦。 在具体诗句上，被誉为“气象雄浑，句中

有力”的“锦江、玉垒”一联，也通过句尾的韵字对

宏大境界有所收束，从而使其“纡徐不失言外之

意”⑧，与全诗意境和谐统一；颈联中两个口语化

的三字短语更是与含蓄的语气形成呼应，“终不

改”的苦痛懊悔， “莫相侵”的孱弱无助，各自与

牙喉音声母、闭口韵尾相配，又在句中形成了巧妙

的韵律和情感对应。
在大悲大喜之外，一些有着鲜明的语言风格

的作品，也很容易通过情韵配合关系，选择恰当的

韵部，来增强其诗歌表现力。 如《江村》一诗：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

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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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①，微躯此外更何求。

　 　 此篇是杜甫定居草堂之时所作，主旨便在于

展现“物我忘机”“老少各得”的“江村幽事”②，黄
生称其有“潇洒流逸之致”③，杨伦也说“潇洒清

真，遂开宋派”④，可见这首诗自然清雅的风格几

乎是所有读者的共识。 而“尤”韵婉转流丽的特

点正与这样的诗境相配，无论水中鸥鹭的跃动还

是敲针垂钓的童稚之趣，都在“徐缓而悠长”⑤的

声韵中散发出清淡而回味无穷的意趣。
胡震亨评作诗用韵之法，说：“作诗必先命

意，意正则思生，然后择韵而用，如趋奴隶。 此乃

以韵承意，故首尾有序。”⑥用来评价老杜一些优

秀诗篇中对情韵对应关系的妙用，是非常合适的。
正是这种对所抒之情对应的恰当韵部的选用，使
得情感与声韵形成共鸣回响，互相生发、声情交

融，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尤其是最具典型

性的情感与代表性的韵部相结合，更容易产生浑

然一体的和谐境界。

三

　 　 诗歌情感是复杂多样的，内部有着情节和情

感的发展，否则便平铺直叙、索然无味。 胡震亨论

“大家”作诗说：“浩瀚汪洋，错综变换，浑雄豪宕，
宏阔深沉。”⑦这就是强调诗歌创作要追求内部的

结构发展、情感的起伏变化与境界的大开大合。
在古体诗中，反映情感变化，往往会采用平仄换

韵、改变韵脚的疏密节奏等方式。 律诗受到严格

的格律限制，并不能采取上述相对灵活自由的方

法，但更注重境界的营造，注重起承转合的章法。
这种建立在诗篇结构上的情感、境界的转变，在声

韵上往往也可以通过同一韵部内部开合、等呼以

及声母等要素的巧妙变化来与之形成配合。
在杜甫律诗的韵系中，除了“江” “豪” “青”

等少数相对比较单一的韵部之外，绝大多数韵部

内部依然是存在着开合、等呼的分化的，甚至本来

在《切韵》音系中就是两个韵部，只是在作诗押韵

中同用而已。 因而，［ｉ］［ｕ］介音在韵头部位的有

无，也对韵部的开口度产生了的影响，其作用不容

忽视。
杜甫的田园诗名篇《客至》便是开合转换照

应诗情的典型范例：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

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

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这首诗的诗意明显以四句分截，对于前四句

的理解，仇注“上四客至，有空谷足音之喜”⑧；而
后四句，论者却只读出了“村家真率之情”⑨，这
就忽视了诗人在情感上的波澜变化。 日本诗论家

津阪孝绰的理解就更为深刻：“率薄殊甚，良可惭

愧，幸是亲戚情亲，应谅而不恨也。”􀃊􀁉􀁒通首真率，
确是不假，但相比于前四句而言，后四句的真率之

情是更为曲折的。 认识到了这一点，再来看用韵

的情况：全诗用“灰”韵，属带有乐观色彩的“含蓄

级”韵部，符合全诗表现田园质朴之乐的情感。
前两联的韵字“来” “开”是开口呼，直接抒发对

嘉宾来临的欢迎与喜悦；而第三联开始，情绪稍有

转变，面对略显薄陋的酒宴，诗人难免有愧疚之

情，但正因为交情深厚，也不会显得太过拘谨，这
份率真，正是从惭愧之中剥离出来的，韵字“醅”
“杯”均为合口呼，就在声音上比前两联更婉转、
内敛。

通过等呼变化而反应情感表达发展的作品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此处据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７４６ 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７４６ 页。
黄生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７４７ 页。
杨伦：《杜诗镜铨》，第 ３２０ 页。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３ 页。
胡震亨：《唐音癸签》，第 ５９ 页。
黄生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７９３ 页。
黄生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７９３ 页。
津阪孝绰语，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 ２１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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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暮春》：

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 楚天不断

四时雨，巫峡常吹千里风。 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

池莲欲红。 暮春鸳鹭立洲渚，挟子翻飞还一丛。

　 　 清代邵长蘅评此诗“疏放有老气”①，真可谓

切中肯綮，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诗人在这首作品

中大开大合的结构法度。 先来看这首诗的用韵情

况，全诗八句共有五句入韵，韵字分别是：中、空、
风、红、丛，依次为三等、一等、三等、一等、一等字。
下面结合诗境变化对此加以分析，浦起龙解释这

首诗说：“厌羁夔峡，虚想潇湘。 一阻于卧病，再
阻于风雨。 况复柳莲换景，长对‘挟子翻飞’之鸳

鹭，益自笑其留滞矣。”②对诗人的情感脉络把握

得很清楚。 全诗以“卧病拥塞”开启，情绪低沉，
流露出浓郁阴沉的愁情，三等的“中”字表现出了

诗人心中的郁结之感；在这样的心情中，杜甫试图

以潇湘之地宏大的气象来冲淡忧愁，故而情绪转

为激昂，“空”字的响亮正与“洞庭潇湘”的博大相

契合；但随之而来的是天不作美，抱定出峡之心的

杜甫却遭到了风雨的阻隔，情绪便以三等的“风”
字一韵又转为低沉；后四句是强作解嘲之语，既然

不能出峡，就还是坐看峡中风物，柳暗莲红已经司

空见惯，鸳鹭翻飞却有几番生机，诗人情绪确也见

好转，王嗣奭指出“鸳鹭亦是借以自比”③，读来

也觉出一番自嘲的幽默感，所以末韵也选择相对

明朗开阔的“丛”字。
在单篇诗歌作品中，最能全面体现杜甫律诗

结构之法的作品当属《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内涵非常丰富，用韵技巧的变化也相

当复杂，因而对其用韵技巧的分析不能只停留在

韵字上，还要前后探究其声韵线索上的回环照应。
诗中五个韵字的音韵地位如下：哀，影咍开一平；
回，匣灰合一平；来，来咍开一平；台，透咍开一平；
杯，帮灰合一平。④

先看开合转换与诗歌境界的配合，陈贻焮先

生串讲前四句说：“首联写景细，却浑然一体。 颔

联写落木无边、长江滚滚，悲秋、伤逝之叹固深，却
因空间的寥廓、时间的绵亘而易悲凉为悲壮。”⑤

天高峡深，秋风疾劲，这是苍凉开阔的景象，猿鸣

声将诗境向更深更远处延展，故以开口韵配之；视
野放开，见到“渚清沙白”之后，又随着回巢的飞

鸟收束回来，与合口韵相搭配，从而形成完整的峡

中图景，便是所谓的“浑然”之境。 而颔联正如陈

先生所说，以眼前的秋风落木、江水滔滔承载了空

间、时间的无限厚重，韵部也随着“易悲凉为悲

壮”的境界扩大而扩展为开口韵。 颈联则是被誉

为“十四字之间含八意”⑥的千古名句，八重悲情

层层递进，越发凝重，情感上的深化又与前一联中

空间、时间的延展遥相呼应，故而也用开口韵，体
现愁思之深重。 最后一联，被胡应麟评为“软冷

收之”，其中一个体现就是用了合口韵作为收束，
将前文努力铺展开的空间、时间和情感的无限可

能性都归结到了一人身上，达到了“悲凉之意，溢
于言外”⑦的效果。

再看每个韵字的声母的使用，“哀”“回”二字

的声母为喉音，“喉音的听感最低沉，往往是诗中

低调情感讯息类聚的不可或缺的成分”⑧。 全诗

中用喉音的地方不止这二字，但放在同一联中的

两个韵字的位置，就极大地增强了喉音的效果，韵
字所承载的哀情再与首句所营造的峡中浑然的景

象相配合，更使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第二联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邵长蘅语，杨伦：《杜诗镜铨》，第 ７４０ 页。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 ６６５ 页。
王嗣奭《杜臆》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１６０４ 页。
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
陈贻焮：《杜甫评传》，第 ９１３ 页。
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２１５ 页。
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９６ 页。
周世箴：《语言学与诗歌诠释》，第 １８６ 页。



　 第 ４ 期 韩　 潇：论杜甫律诗中情感表达效果与用韵技巧之关系 ７９　　　

尾的“来”字属于“来”母，是声母中流畅度最高的

一个，既合于“长江滚滚”的意象，又使得二三联

之间衔接紧密，诗歌气韵自然流转。 后两联的韵

字“台”“杯”都是塞音声母，相对而言阻滞、凝重，
与诗境中厚重的愁情又相一致。 在“万里悲秋常

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联 １４ 字之中，塞音、塞
擦音声母的字就达到了 ９ 个：悲、作、客、百、多、
病、独、登、台，且前疏后密，正与层层加深的愁绪

形成双线的呼应，“一声一悲痛，造成无限凄楚的

效果”①，在联末通过韵字的强化作用自然将愁情

推向了顶峰。
黄庭坚称杜甫晚年律诗 “平淡而山高水

深”②，今以此来评价杜甫单篇律诗内部用韵的技

法，更是十分恰当：一首诗用一平声韵，既是律诗

的体式要求，也是保障诗篇抒情基调统一的需要，
这是其“平淡”之美；而在有限的灵活空间中，巧
妙地结构出循序渐进或大开大合的情感变化，正
是“山高水深”的高妙所在。

四

　 　 杜甫不但长于在单篇作品中“命意择韵”，还
能够在联章组诗中，将情韵对应关系加以组合运

用，在增强各自的诗歌表现力之外，进一步通过继

承、演变甚至反差等种种关系，形成逻辑层面上新

的表达效果，不但使总体意境更为浑然，同时也使

各单篇的情感、境界表现得更加鲜明。
杜甫早年的近体组诗，多通过联章铺叙，以弥

补律诗在叙事篇幅上的缺陷，全面地展现一段经

历或一个场面。 在这类作品中，情韵对应关系的

效用多表现为前后逻辑的继承关系，在配合叙事

发展的进程中，形成跌宕起伏的韵律效果。 以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为例，这组诗记述

了杜甫困居长安期间，同好友郑虔一起赴何将军

的田园寻访的经历。 十篇作品以游览历程为线

索，次第交代了行程中所见的美好山林风光和所

萌生的山林隐逸之情，并表达了对何将军高洁志

趣与人格的称许和追慕。 这十首诗所用的韵部分

别是：萧、清、支、麻、灰、仙、阳、支、文、歌。 将它们

按照情韵对应关系加以分析，便不难看出杜甫这

组诗中蕴含的情感变化历程，是由悲逐渐入喜，而
到最后又突然复归于悲，这与他游览过程中的心

情也是十分贴合的。
杜甫是在“心力交瘁，蹭蹬未遇”③的窘迫的

处境中抽空与友人同游的，此行的目的也很明

确———“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其一）。 既是

“幽兴”，自然是要逐步寻访的，其后的几首诗便

分别记述了杜甫寻访幽兴的过程：“百顷风潭上”
的“千章夏木清”（其二）；“滋蔓匝清池”（其三）的
异域奇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 （其四）的

山林幽径；以及“兴来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其

五）的逍遥情致和“不好武”“总能文”（其九）的何

将军一家。 杜甫在悉心寻访、真诚体悟中得到了

他所追求的 “幽兴”，心情也伴随着这样引人入胜

的旅程而渐入佳境，这正是“随所历而述为诗”④

的体现。 然而，“在这样幽美的环境里，过了几天

优哉游哉的浪漫生活，一旦真要告辞回城了，心理

当然会感到有说不出来的难过”⑤，而这种变化所

带来的心理落差却是会瞬间产生的，“幽意忽不

惬，归期无奈何”（其十），一个“忽”字就足以解释

末篇情感的突变。 除此之外，这组诗所用的大体

都是带有乐观情感趋向的“含蓄级”韵部，反映了

诗人情感总体上的稳定性，也与“幽兴”的核心情

感完美贴合，使之在声韵的层面上予以了凸显。
到了晚年，杜甫的联章组诗则多是围绕一个

主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议论或烘托，从而详

尽展现某种观点、思想，而组诗中情韵对应关系的

妙用也更多地体现在变化或者反差。 在这类组诗

中，杜甫往往 “一章一事， 不装头尾， 自为一

①
②
③
④
⑤

竺家宁：《语言风格与文学韵律》，第 １２６ 页。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影宋乾道刊本。
陈贻焮：《杜甫评传》，第 １６４ 页。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 ３５０ 页。
陈贻焮：《杜甫评传》，第 １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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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①，而又能做到“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②，
用韵所起到的作用便是随各章之间的意境、情感

变化，形成声音上相对明显的区别，同时又不破除

彼此之间的联系，以保障组诗议论、抒情的整

体性。
以《咏怀古迹五首》为例，对于这组诗的主

旨，杨伦的解释当属最切实：

此五章乃借古迹以咏怀也。 庾信避难，由建康

至江陵，虽非蜀地，然曾居宋玉之宅，公之漂泊类是，
故借以发端。 次咏宋玉以文章同调相怜，咏明妃为

高才不遇寄慨，先主、武侯则有感于君臣之际焉。③

　 　 此论对于借古迹抒发己怀的主旨和各章所咏

之史、所抒之怀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其一叹息

国家的支离与自身的漂泊，与庾信暮年萧瑟、终老

胡羯的命运相联系，其悲就更深一层，运用了悲情

色彩程度很高的“山”韵，将其悲哀意境推向极

致；其二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与宋玉产生了共鸣，
哀叹这种“风流儒雅”的文气能够跨越时空，却终

不能挽回“楚宫俱泯灭”的时运，有强烈的无力、
无奈之感，故而运用悲情色彩很浓，但更为含蓄的

“脂”韵加以展现；其三借明妃之事悲叹不遇，此
是一旨，而“画图省识春风面”一句所蕴含的对小

人的怨愤也不可忽略，故而这首诗哀中有恨，
“元”韵曲折哀婉的特点便最为贴切；其四和其五

分咏刘备、诸葛亮，前者悲其死后隐没、后者赞其

生前功名，故而一用沉实的“东”韵、一用开阔的

“豪”韵，在诗意和韵律上都形成呼应，以彰显“君
臣际会”的主题。 整组诗是在怀古咏史之中抒发

个人对身世、时局的感慨，所以又统一使用了共鸣

较强的“宏大级”的韵部，强化了组诗主题的庄重

性和悲伤的抒情基调。
杜甫联章组诗中成就最高的《秋兴八首》则

因其情感的复杂、结构的跳跃和兴寄的遥深，更能

够体现出杜甫在组诗中对韵部组合的妙用。 八首

作品所用的韵部依次为：侵、麻、微、脂、山、尤、东、
支，无论从它们所对应的境界大小还是情感悲喜

来看，都相当复杂，这正暗合了这组作品本身的复

杂性。
“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④，组诗从秋之所

见写起，景、声、情结合，营造出悲凉萧索的气氛，
用“孤舟一系”和“处处刀尺”埋下了漂泊与思乡

之痛的引子，微弱却急促的“侵”韵与诗中描绘的

风声、涛声、捣衣声相得益彰，直入人心；其二紧接

着从夔府所见，写到想念京华，盛唐长安景事勾起

无数回忆，相对平和的“麻”韵也在悲情色彩比较

浓重的“侵”“微”二韵之间形成了一次小的波澜，
而诗意最终又回归于目下的“石上藤萝月”，对比

中形成一种美梦破碎之感；其三由夔府之人，联想

起长安的“同学少年”，一句“五陵衣马自轻肥”将
一切情愫归结于自身的落魄，辗转漂泊与仕途蹭

蹬的双重悲哀通过极其细腻的“微”韵传达出来。
其四就脱离了眼前所见，完全开始遣兴———

自己思归不得、老病落魄的原因何在？ 因为时局

动荡，战鼓震天、羽檄飞驰，自然是“百年世事不

胜悲”，虽是写国难，却也在为自己感慨，故而仍

通过细微的“脂”韵来表达哀愁，但已经蕴含了气

象铺衍的趋势；其五即由乱中的长安追忆起曾经

的太平盛世，回想起曾经“致君尧舜”的追求，不
由得就有了“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的感慨，韵部由“含蓄”层级转变为“宏大”层级，
昭示着对个人身世的感慨上升到了对国家兴亡的

悲叹；其六将“瞿塘峡口”与“曲江头”对举，寓意

战火遍及全国，但“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

王州”，在对满目疮痍的伤痛之余，更饱含着对国

家复兴的期待与信心，故而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

积极情感，“尤”韵所附加的昂扬情绪掀起了八首

诗中最高的波澜；其七承接前篇，追叙汉武故事，
坚信国家定能重振，转而又为自己已经衰老多病，
沦为“江湖满地一渔翁”感到无奈，情感瞬间高涨

之后又瞬间回落，“东”韵既有宏大的气魄，又能

营造沉雄的情绪，含有无穷气势与张力。
其八进一步详叙了自己人生的经历，以一句

内涵丰富的“白头今望苦低垂”为全篇作结，看似

①
②
③
④

梁运昌《杜园说杜》语，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 ３７８３ 页。
郝敬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１３７１ 页。
杨伦：《杜诗镜铨》，第 ６４９ 页。
吴见思语，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１４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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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于消极落寞，而细细品味，才发现诗人暗中

“着一‘春’ 字以为余韵”①，平淡之中暗含无限

烟波。 以含蓄而乐观的“支”韵为全篇结尾，在
“一‘昔’字与‘今’字相映带之中”②表现了孤身

求索的无助处境的同时，也通过音韵上的延展性

使未来与现在建立起了言语之外的联系，为“春
之声”的到来留下了无限希望。

陈贻焮先生评价《秋兴八首》的音乐性说：
“拥鼻微吟，便觉声情摇荡，很感动人。”③通过分

析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音乐之美不仅限于《秋
兴八首》，在杜甫的联章组诗中或多或少都有所

反应，只是程度深浅、水平高低、效果优劣不同。
从诗歌艺术角度分析这种“音乐美”，就是通过相

关韵部组合，与组诗中各部分情感、意境相搭配，
使得组诗整体效果、局部特征这“两面”和思想情

感发展这“一线”都更加清晰明了。
综上所述，在杜甫现存律诗作品中，情感表达

效果与用韵技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关联。 且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１． 适当的情感与适当的韵部搭

配，往往营造出更为浑然的诗境； ２． 在诗歌内部，
通过思想情感与声韵形成相配合的明暗两条线

索，更能增强诗歌的韵律感和张力；３． 在联章组诗

中运用情韵的配合，显示出篇章之间情感、意境的

连贯性与变化趋势，能使得组诗整体意境和谐，且
局部情感更加鲜明。 在律诗中巧妙地通过用韵技

巧增强诗篇的表达效果，既是杜甫不断探索诗歌

艺术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有着深远的诗史渊源

与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艺

术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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